
我的家园我的梦
亮丽风景线·

□鲁雅君

用母亲的话说，父亲就是：看
啥都是好的，有用没用都往家里倒
腾。

母亲总这样唠叨，却一直在用
着父亲“倒腾”来的“有用没用的
东西”，唯有缝纫机除外——母亲
一辈子不会用缝纫机。

其实母亲一点也不笨，她不是
学 不 会 使 用 缝 纫 机 ， 她 根 本 就 没
学。父亲把那台老旧的缝纫机“倒
腾”到家里的时候，母亲已年过半
百，她认定了自己学不会，所以，
连碰也不碰。

父亲“倒腾”来的缝纫机的确
太老旧了，根本看不出它的出厂日
期。父亲说，它 已 经 在 我 们 村 成
衣 铺 里 （村 子 当 时 是 国 有 牧 场 ，
成 衣 铺 归 场 部 所 属 ， 是 集 体 性 质
的） 工作近 50 年了，是成衣铺里
最 好 的 裁 缝 师 傅 使 用 的 ， 上 海 大
四 四 牌 。 上 世 纪 七 十 年 代 末 期 ，
成 衣 铺 黄 了 ， 手 艺 最 好 的 裁 缝 也
举 家 搬 迁 到 别 处 ， 剩 下 几 台 缝 纫
机 闲 置 在 空 厂 房 里 。 时 间 久 了 ，
厂 房 漏 雨 ， 缝 纫 机 淋 雨 后 潮 湿 锈
蚀 ， 连 台 面 的 胶 合 板 也 被 泡 得 翘
起 来 。 八 十 年 代 中 期 ， 随 着 联 产
承 包 责 任 制 的 落 实 ， 原 来 集 体 所
有 的 土 地 、 牛 羊 牲 畜 、 机 械 器 材
等 逐 渐 承 包 、 转 让 给 了 个 人 。 那
几 台 缝 纫 机 也 被 一 一 作 了 价 ， 等
着 人 买 。 可 是 ， 那 时 全 村 会 使 用
缝 纫 机 的 人 实 在 不 多 ， 何 况 那 几
台 缝 纫 机 都 快 成 了 废 品 ， 根 本 无
人 问 津 。 父 亲 却 像 发 现 了 宝 贝 ，
看中了那台被定价为 50 元的上海
大四四。

父亲兴高采烈地求人用毛驴车
把缝纫机拿回家，母亲看了看那台
缝纫机，鼻子哼了哼，不屑一顾地
说：“人家卖废铁的东西，你也花
钱买回来当宝贝！”

父 亲 受 了 奚 落 并 不 生 气 ， 他
翻 箱 倒 柜 地 找 出 机 油 、 螺 丝 刀 、
毛 刷 、 抹 布 等 一 应 工 具 ， 先 把 缝
纫 机 所 有 部 件 用 机 油 擦 拭 一 遍 ，

然 后 给 缝 纫 机 上 油 ， 连 螺 丝 钉 的
部 位 也 不 落 下 。 父 亲 一 边 收 拾 缝
纫 机 ， 一 边 跟 母 亲 说 ： 这 可 是 上
海 名 牌 大 四 四 呢 ， 真 正 的 好 东
西 。 你 别 看 它 被 雨 水 泡 了 ， 生 了
锈 ， 台 面 也 坏 了 ， 可 是 好 好 修 一
修 就 能 用 ， 拿 普 通 的 新 机 器 都 不
换 呀 ！ 母 亲 对 父 亲 的 话 不 置 可
否 ， 但 从 她 的 表 情 上 ， 一 下 子 就
能 看 出 ， 母 亲 可 没 把 这 缝 纫 机 当
回事，倒是埋怨父亲乱花钱了。

父 亲 用 半 天 时 间 ， 终 于 让 缝
纫 机 转 了 起 来 。 嗡 嗡 嗡 的 声 音 很
好 听 ， 看 着 父 亲 忙 乎 了 一 阵 子 ，
就 把 一 台 “ 泡 病 ” 缝 纫 机 治 好
了 ， 我 满 眼 的 敬 佩 。 父 亲 也 欣 慰
地说：这钱不白花！

接 着 ， 父 亲 把 翘 起 的 台 面 扯
下 去 ， 在 凸 凹 不 平 的 台 板 上 抹 腻
子 、 糊 木 纹 纸 ， 再 用 清 油 刷 ， 虽
然 仍 旧 不 平 整 ， 但 缝 纫 时 不 至 于
刮布料了。

缝 纫 机 终 于 能 用 了 ！ 父 亲 高
兴 地 笑 着 ， 满 脸 络 腮 胡 子 茬 也 跟
着 笑 容 一 颤 一 颤 的 ， 他 亲 自 用 缝
纫机缝了一双鞋垫。

父 亲 教 会 了 我 使 用 缝 纫 机 ，
还教我要一边用一边保养。

不 过 ， 无 论 父 亲 怎 样 劝 说 ，
母 亲 就 是 不 肯 学 缝 纫 机 。 父 亲
说 ： 你 妈 不 学 就 不 学 吧 ， 你 们 几
个 （我 和 小 弟 、 小 妹） 要 学 会 ，
以后自己过日子不憋手。

对 于 父 亲 的 那 台 破 缝 纫 机 ，
很 多 人 跟 母 亲 的 态 度 相 似 ， 认 为
不 值 得 花 那 么 多 钱 。 母 亲 虽 然 不
认 可 那 台 缝 纫 机 ， 却 时 常 把 一 些
缝 补 的 零 活 给 我 ， 让 我 用 缝 纫 机
缝 。 有 时 她 做 棉 衣 棉 被 ， 就 先 把
需 要 缝 合 的 长 缝 交 给 我 缝 ， 然 后
她再铺在炕上絮棉花。

时 间 久 了 ， 母 亲 不 再 唠 叨 ，
可能是默认了父亲的缝纫机吧。

父 亲 病 重 时 ， 我 还 是 个 穷 光
蛋 ， 不 能 从 经 济 上 回 报 父 亲 一 点
点 ， 只 能 经 常 回 去 看 看 ， 给 他 做
点 喜 欢 的 饭 菜 、 洗 洗 衣 服 。 有 一
次 ， 父 亲 很 郑 重 地 对 我 说 ：“ 这
台 破 机 器 没 人 得 意 它 ， 就 你 知 道

它 的 好 ， 干 脆 你 拿 去 吧 。 不 过 家
里 还 有 你 小 弟 小 妹 没 成 家 ， 不 能
白 给 你 ， 多 少 给 点 钱 。” 我 懂 父
亲 的 意 思 ， 我 愿 意 保 留 父 亲 的 这
份 念 想 。 我 对 父 亲 说 ： 这 缝 纫 机
我 愿 意 要 ， 我 现 在 没 能 力 多 给
钱 ， 就 给 150 元 吧 ！ 父 亲 点 头 答
应 ， 但 母 亲 提 出 反 对 意 见 ： 那 可
不 行 ， 你 拿 走 了 ， 你 弟 你 妹 用
啥 ？ 等 你 弟 订 婚 买 了 新 的 机 器 ，
你 再 拿 走 这 个 ， 先 给 我 们 用 着
吧！

就这样，父亲走后，缝纫机依
然留在老家，小弟小妹偶尔也会用
一用。我毫无怨言地等着。

在我们老家，有一句俗话：好
儿不争分家饭，好女不争陪嫁衣。
可是父亲那台缝纫机，我真的想拥
有，不是白拿，是用加倍的钱买。
目的只有一个：保留一份带着父亲
体温的物件，作为长久的念想！

小弟成家后，我跟小弟商量，
按照父亲的遗言和与母亲的约定，
想 把 那 台 破 旧 的 缝 纫 机 “ 买 ” 过
来。但小弟说弟妹要用，多少钱也
不“卖”给我了。

既然弟和弟妹也愿意保留父亲
的遗物，我还能说什么呢。

后来，我自己买了一台蜜蜂牌
缝纫机，正是孩子小、日子紧巴的
时候，缝缝补补地没少用，可就是
觉得不如父亲的缝纫机好用。09 年
搬家时因为路途远不方便带，我把
它 100 元转给了亲戚。

本想不再用缝纫机了，可经不
住心里痒痒，去年淘回了一台北京
牌旧缝纫机，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
老物件。看着它，布满沧桑的回忆
便暖暖地在心里流淌。闲暇时，找
来旧衣改兜子、旧裤改马甲、缝个
床单被罩、坐垫鞋垫啥的，别有乐
趣。

但是，还是觉得不如父亲的缝
纫机好用。

父亲的缝纫机

□石毅

民谣有云：九曲黄河十八弯，神牛开
河到偏关；明灯一亮受惊吓，转身犁出个
老牛湾。

夫老牛湾者，天下第一湾也。钟天
地之灵秀，蕴山水之华英；承黄河之精
气，挟长城之雄风；得尽山水之宠，独享
造化之功。

阴山南岸，晋北锁钥；丘陵起伏，沟
壑粲然；襟山带河，形势险要；望楼密集，
烽燧连绵；断涧危崖，壁立峰直；莽莽苍
苍，气吞牛斗。

黄河奇域，风水宝地。北连清水河，
南临偏头关，东依滑石堡，西望黄河水。
蒙之西南，晋之西北；口里口外，两省分
治；蒙晋相连，二村共名；河东河西，鸡鸣
三市。杨家川横入黄河，老牛湾南北分
治。南之老牛湾，楼圪蛋也，偏头关所
统。北之老牛湾，阎王鼻也，清水河所
辖。

天地形胜，仪态纷呈；天公惠眷，文
明之源。巍巍长城，龙盘虎踞，起伏奔
腾，气魄雄浑；滚滚黄河，深涧腾蛟，蜿蜒
曲折，声势夺人。造化之奇，人工之奇，
纵横万里，相逢于斯；地上地下，阴阳相
交，山河同脉，一体万年。

悠悠兮老牛湾。文物古迹夥，自然
景观美，历史典故深，文化底蕴厚。伏羲
画八卦，肇启华夏文明；大禹三治水，开
拓农耕源宗；忆往昔胡汉争锋，金戈铁
马，历史活剧，历历在目。八虎闯幽州，
抒千古悲情；令公触石碑，留万世美名。
黄河古象，述说古今嬗变；长城烽燧，常
志边塞风云。出归化，入包头，西口关
隘，征人情深；下河曲，过碛口，黄河水
道，纤夫梦长。明长城千里屏障，胡尘荡
绝；望河楼一夫当关，戎兵莫入。黑矾沟
灵壑，孕古瓷窑之重器；水门塔祈雨，兴
伏龙寺之演艺；西岔遗址气韵深，陶范器
物地不吝；黄河古渡下城湾，千年古城唐
隆镇；内外长城丫角山，繁华落尽滑石涧。

囊之老牛湾，黄河岸边，杨柳依依；
窑洞村舍，错落有致；古久戏台，沧桑伫
立；阡陌纵横，甘泉喷涌；岸头沙滩，奇石
遍地；河水滔滔，汹涌澎湃；洪流骇浪，响

声雷动；壁立千仞，道路迂回；石梯石蹬，
层层相连；五谷六畜，衣食之源。仲春河
开，鲤鱼肥美，细雨如丝，润物无声；盛夏
骄阳，蝉声恼人，窑洞一叙，爽朗精神；秋
日流火，层林尽染，茭黍遍野，丰收在望；
隆冬既至，河失滔滔，瑞雪三降，预兆丰
年。人间仙境，世外桃源。

今之老牛湾，万家寨水利枢纽铸千
秋基业，高峡平湖，共禹论功无汗颜。新
产业勃兴，游人如织，商旅云集；柏油路
通达，八方物产，供销不暇；地质公园落
成，汇造化神奇；生态建设启动，建绿洲
万顷。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亦耕亦
读亦商，百业并举，万象更新。

黄土文化，历久弥新。原生艺术，鲜
活新颖。爬山调高亢有力，人间清音；二
人台新鲜质朴，真情野韵；红纸窗花，展剪
刀之灵巧，斑斓刺绣，见心思之缜密。锣
鼓唢呐，喜庆声来，驼骡花轿，新娘临门。

饮食文化，独树一帜；五谷杂粮，名
满神州。小米酸饭，滋容养颜；豆面凉
粉，筋道爽口；黄河鲤鱼，天下珍馐；油炸
软糕，香飘万里；海红仙果，营养保健；传
统米醋，生津健脾；浆水豆腐，隽永醇厚。

天 圆 地 方 石 窑 洞 ，栉 比 鳞 臻 四 合
院。地质科学内涵深，黄河文化特色显；
梯田层叠美如画，风光妙绝秀万里。山
环水绕，气象殊异，东坡未至应有恨；游
目骋怀，气爽神清，太白若来当须惊。杨
家川怪石嶙峋，山泉喷涌；包子塔壁立千
仞，鬼斧神工。四座塔湾蜿蜒迤逦，形似
太极；五梅花山雄伟壮丽，气势磅礴。骚
人墨客，凭栏远眺，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山河灵秀，历古弥新，人文深厚，奇
观叠现。四海之客，皆惊呼其异，五洲之
宾，俱叹呼其绝。

天道健行，地势厚德。彰往察来，明
为今承。一方水土，一方儿女。盛世昭
昭，民风熠熠。精魂永续，代代相承。

巍巍长城，铸老牛湾雄浑之秉性；滔
滔黄河，孕老牛湾浩然之品格。

老牛湾者，钟灵毓秀，神奇壮美。
老牛湾者，福祉骈蕃，克昌厥后！

老牛湾赋

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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惬怀絮语

□雷志芬

过 去 人 们 习 惯 把 东 北 三 省 称
作 关 东 。 提 起 关 东 的 自 然 环 境 ，
最 显 著 的 特 点 就 是 冬 季 漫 长 寒
冷。

其 实 ， 东 北 现 在 的 冬 天 已 经
不 太 冷 了 ， 我 小 的 时 候 ， 冬 天 比
现 在 冷 多 了 ， 那 时 候 人 们 对 天 气
的 冷 热 没 有 准 确 的 数 据 ， 只 是 用
东 北 人 表 示 非 常 严 重 的 “ 嘎 嘎 ”
或者“邪乎”来表达冷的程度。

所 以 我 说 不 准 当 时 冬 天 最 冷
的 时 候 是 零 下 多 少 度 ， 但 是 通 过
当 时 随 处 可 见 的 秃 尾 巴 狗 ， 就 可
以知道个大概了。

在 关 东 地 区 ， 狗 没 尾 巴 不 是
什 么 新 鲜 事 ， 因 为 狗 在 夜 间 睡 觉
的 时 候 被 冻 掉 尾 巴 是 常 事 ， 为 了
避 免 狗 尾 巴 冻 掉 后 发 炎 ， 有 的 人
家 狗 崽 子 刚 一 生 出 就 把 尾 巴 剪 掉
了。

我 的 童 年 和 少 年 ， 就 是 在 那
种 漫 长 而 顽 固 的 冬 天 中 度 过 的 ，
因 此 当 地 居 民 创 造 的 诸 多 抵 御 严
寒 的 冷 文 化 ， 不 经 意 的 就 留 在 了
记忆中。

在 我 刚 刚 记 事 的 时 候 ， 父 亲
作 为 下 放 干 部 到 一 个 叫 哈 力 浅 的
村 屯 里 劳 动 锻 炼 。 一 年 后 ， 父 亲
通 过 了 劳 动 考 评 ， 重 新 回 街 里 上
班 。 那 时 候 ， 国 家 干 部 都 享 受 公
房 待 遇 ， 因 为 房 产 科 暂 时 分 配 不
了 房 子 ， 母 亲 就 领 我 们 继 续 住 在
原先住着的马架里。

已 经 到 了 秋 天 ， 分 房 子 的 事
一 直 没 动 静 ， 母 亲 便 开 始 张 罗 拉
柴 禾 ， 腌 酸 菜 ， 往 窖 里 下 土 豆 ，
做过冬的准备。

冷 空 气 在 母 亲 的 忙 碌 中 渐 渐
逼 近 ， 母 亲 赶 紧 糊 窗 户 ， 打 火
盆。

火 盆 ， 是 东 北 气 候 环 境 下 的
产 物 ， 是 家 家 冬 天 必 备 的 取 暖 工
具。

早 先 的 东 北 农 家 炕 上 ， 有 两
样 东 西 是 不 能 缺 少 的 ， 一 个 是 烟
笸箩，一个是火盆。

火 盆 大 多 都 是 用 黄 泥 做 的 ，
因 为 这 种 泥 火 盆 有 一 寸 左 右 厚 ，
火 炭 闷 在 里 面 不 容 易 灭 ， 保 温 性

能 强 ， 一 般 都 是 早 晨 扒 一 盆 火 ，
一直到晚上都不凉。

由 于 火 盆 是 天 天 摆 在 炕 上 的
东 西 ， 火 盆 打 的 是 否 光 滑 结 实 ，
就成了女人的脸面。

打 火 盆 看 似 简 单 ， 但 也 得 懂
点 窍 门 才 能 打 出 结 实 耐 用 的 火
盆。要不然没等干透就裂了。

打 火 盆 必 须 用 黏 性 大 的 黄
土 ， 里 面 掺 上 剁 碎 的 麻 秧 子 、 谷
草 和 搓 碎 的 干 马 粪 ， 搅 和 匀 后 加
水 和 成 泥 状 ， 然 后 闷 上 几 小 时 ，
等 泥 和 草 完 全 黏 合 到 一 起 了 ， 做
成 坯 子 在 地 上 反 复 摔 打 ， 一 直 摔
到 泥 坯 细 腻 实 成 了 ， 再 把 它 做 成
盆 的 形 状 ， 然 后 再 转 圈 拍 打 ， 拍
到 光 滑 匀 乎 了 放 在 屋 里 先 阴 干 两
天 ， 定 型 后 再 拿 到 外 面 去 晾 ， 干
透 后 没 走 型 没 裂 纹 ， 就 基 本 成 功
了 。 如 果 头 一 次 扒 火 碳 烧 不 坏 ，
那就会越来越结实了。

在 母 亲 的 忙 碌 中 ， 天 一 天 比
一 天 黑 得 早 了 ， 不 知 不 觉 天 就 短
了 起 来 。 几 场 秋 雨 过 后 ， 草 木 枯
黄 了 ， 候 鸟 飞 走 了 ， 紧 接 着 田 野
铺上了白霜，冬天如期而至。

随 着 天 气 渐 渐 转 冷 ， 孩 子 们
田 间 地 头 抠 瞎 目 畜 子 撵 大 眼 贼 ，
草 窠 藏 猫 猫 等 各 种 各 样 的 野 外 游
戏 也 一 个 接 一 个 地 停 了 下 来 ， 一
场 大 雪 过 后 ， 把 最 后 一 个 娱 乐 场
所也给封闭了。

我 们 家 门 前 ， 有 一 个 脱 坯
坑 ， 因 为 屯 子 每 家 盖 房 子 都 在 那
里 取 土 脱 坯 ， 那 坑 就 越 来 越 大 ，
年 深 日 久 的 形 成 了 水 塘 。 水 塘 封
冻后，就成了孩子们的玩耍场地。

由 于 脱 坯 坑 离 我 们 家 很 近 ，
听 见 孩 子 们 的 嬉 闹 声 ， 我 就 忍 不
住 跑 出 去 看 热 闹 。 看 那 些 比 我 稍
大 点 的 孩 子 在 坑 里 抽 冰 尜 ， 打 雪
仗 ， 滑 冰 车 。 其 实 真 正 称 得 上 冰
车 的 没 有 几 个 ， 多 数 都 是 用 玻 璃
棵 子 钉 的 板 ， 底 下 加 两 个 撑 。 有
的 甚 至 是 簸 箕 或 筐 头 笸 箩 底 下 浇
水 冻 出 来 的 。 别 小 看 这 些 奇 形 怪
状 的 冰 车 ， 孩 子 们 能 驾 驭 它 沿 着
坑 沿 飞 驰 而 下 ， 滑 得 好 的 就 着 斜
坡 的 惯 性 从 这 边 坑 沿 几 乎 滑 到 对
面 坑 沿 ， 滑 不 好 的 不 是 半 路 打 转
就 是 连 人 带 车 一 块 折 跟 斗 ， 但 是
不 管 轱 辘 多 远 ， 都 不 闪 腰 不 岔 气

的 。 因 为 他 们 一 个 个 穿 的 都 跟 棉
花 篓 子 似 的 ， 摔 一 下 也 不 疼 。 虽
然 呼 吸 产 生 的 热 气 使 眼 毛 和 帽 遮
都 结 了 霜 ， 但 是 一 个 个 脸 蛋 都 红
扑 扑 的 。 哪 怕 在 车 上 坐 时 间 长 了
觉 得 冻 脚 了 ， 也 不 带 回 家 的 ， 只
要 两 个 人 脸 对 脸 地 杠 一 会 蹄 儿

（两 个 人 左 右 脚 一 起 一 落 交 换 着
往 对 方 的 鞋 底 边 上 踢）， 脚 就 热
乎了。

但 是 没 过 多 久 ， 一 场 冒 烟 雪
把 脱 坯 坑 封 得 严 严 实 实 ， 于 是 孩
子 们 最 后 的 几 项 冬 季 活 动 也 被 迫
终止了。

那 场 大 雪 过 后 天 冷 得 更 邪 乎
了 ， 大 道 上 冻 出 的 地 裂 子 深 得 能
掉 下 人 去 。 这 时 候 ， 家 家 都 关 紧
房 门 躲 在 屋 里 猫 冬 ， 连 最 近 的 邻
居 之 间 都 不 再 走 动 了 。 鸟 雀 缩 着
颈 项 不 唱 了 ， 狗 把 尾 巴 藏 起 来 趴
在 窝 里 不 出 声 了 ， 屯 子 仿 佛 随 大
自然一起进入了冬眠状态。

虽 然 我 们 和 别 人 一 样 ， 被 嘎
嘎 冷 的 严 寒 逼 在 屋 子 里 不 敢 出
门 ， 但 是 肃 杀 的 寒 气 依 然 穿 过 单
薄 的 马 架 ， 毫 无 顾 忌 地 光 顾 我
们 。 这 时 候 ， 火 盆 可 起 大 作 用
了 。 为 了 保 持 它 的 热 度 ， 母 亲 不
断 地 往 里 加 火 ， 借 助 它 释 放 的 热
度 ， 驱 赶 室 内 的 寒 凉 。 尤 其 每 天
早 晨 ， 因 为 屋 子 冷 衣 服 凉 我 们 都
不 愿 意 起 来 ， 于 是 就 赖 在 被 窝
里 ， 等 母 亲 把 饭 做 好 了 ， 把 火 盆
换 完 新 火 端 上 来 ， 把 屋 子 烤 热 再
起来。

在 火 盆 橘 黄 色 的 火 炭 中 ， 我
们 度 过 了 那 个 多 雪 的 严 冬 。 柳 树
枝 头 挂 满 毛 毛 狗 的 时 候 ， 我 们 搬
到了街里。

搬家的时候，火盆虽然和生活
用品一起被搬到了街里。但是因为
街里人都用炉子和火墙取暖，母亲
就把闲置下来的火盆放到鸡架上给
鸡当下蛋的窝。再后来我们又搬进
楼里，连鸡也不养了，于是承载了
我童年无数记忆的火盆，这个东北
民居里不可或缺的取暖工具，就彻
底退出了我们的生活。

严寒催生的冷文化

弦歌古韵

□陈才锋

秋天已远去。山冈上
依稀颓唐的身影
一马平川的，不过是
来年暗藏的底蕴

坐上火车
乡愁在一条隧道里安放
无论背井离乡，漂泊与徘徊
还是天涯
一样
将心系在那个地方

散落在掌心的年轮
没有了年少时的莽撞，成熟的心
恰似一片雪花
不在乎成败得失，只在乎
落叶归根的温暖

冬天的颜色

塞外诗境

三言二拍

□米丽宏

一个人，生命中有两个“我”，一个是
行走坐卧的我，一个是能够欣赏行走坐
卧的我。这是一个作家说的，含义颇深。

我想，这后一个我，其实是自己的心，
自己的魂。它在暗处，不声不响，打量着
那个说着、做着、悲欢着的“我”。它其实是
有一把尺子一杆秤的。它怎么能没有？
没有，就等于没底线。人没底线，跟动物
的懵懂混沌还有啥区别呢？

明暗两个我，一客一主，主对客是审
视，是监督，是把持，最高的境界，是赞
许，是欣赏。

《五元灯会》载有这样一则故事：战乱
中，普陀寺的众禅者决定迁移庙址。在迁
徙途中，只有豫通大师一人坚持早课，从
不荒废。有人劝曰：“此处无佛，大师可不
必如此。”豫通大师答一偈子曰：“此处无
佛，我心有佛。既诚我心，是诚我佛。”他
这偈子其实浅显：内不欺己，欺己便等于
欺佛；外不欺人，欺人等于欺天。每做一
事，起一心，动一念，心里都有个佛，内里都
有个我，我岂不是佛？

我想，同在蹇蹙之境，也许，只有自我
修持的豫通大师，才真正享受到了心灵的
自然有序、自觉的人佛合一的境界吧？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世事流水，繁
花过眼，在自觉的状态下，内我，坚守一个
刻度，外我，遵从内我，内外合一，你的人格
便有一种不被锈蚀的锃亮。

我想我们史上的许多传说，如柳下
惠坐怀不乱，许衡不吃无主之梨，杨震不
收黑夜之金，许由清溪洗耳，屈原被流放
仍然“沐后弹冠，浴后更衣”，大都出于内
我的坚守与外我的自持。

还有一个传说，古时一宰相，夜间在家
处理公务，点朝廷供应的蜡烛。夜深了，公
务理毕，转入私人读书时间，则吹灭朝廷供
的蜡烛，转而点用私家蜡烛。家人曰：夜深
人息，何必如此，又没人看见。此公曰：君
子当慎独也，人此一生，所作所为，不为做
给别人看，是为对自己有所要求、有个交
代。君子修身，贵在慎独！

内我对外我的守持，更多在“独”的
环境。“独”之所以“贵”，是因为在无人监
督的环境下，内我的把持力更大，要与外
我，实现彻底交融，重合，达到全身心通
透。要制欲，要无私，要穿透自我，走向
人性的最高处。

孔子曾告诉子贡：人生的更高境界，
是内心拥有一种清亮的欢乐，这种君子
的欢乐不会被贫困生活所剥夺，即使富
贵后也能保持彬彬有礼。

那是一种宁静温煦的幸福，清风吹
拂，明亮的流泉潺潺淌过心灵的原野。
你拂去芜杂，看到了繁花，花丛深处是更
好的自己。

内心淌过清亮的欢乐

老牛湾 石毅 摄

静谧的夜，总会牵动
人的思绪。一首诗，一篇
文章，一出戏，都能给人以
美的享受。如清风徐来，
如瀑布飞流，如高山仰止。

作家艺术家们，行走
在 人 民 中 间 ，为 人 民 抒
写。他们举精神之旗、立
精神支柱 、建精神家园。
生与死，爱与恨，理想与现
实，过去与未来，人们生活
的一切方面，都能够在文
艺作品中得到另一层次的
呈现；而人们遭遇的困惑、
迷惘，亦能在文艺作品中
得到启迪。

美好与幸福，是人们
毕生的追求。发现美、记
录美，引导人们去欣赏美、
创造美，则是作家艺术家
们的目标。真正的作家艺
术家常怀一颗赤子之心，
他们热爱生活，热爱世人，
拥有悲悯的情怀，通过文
艺作品让人们看到美好与
希望。

行走，遇见。多么幸
运，我们在《北国风光》相
遇。

多 么 幸 运 ，《北 国 风
光》拥有一大批扎根厚重
生活的作家。感谢你们，
为读者们提供了一批有筋
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学
作品，感谢你们为《北国风
光》留下缤纷的色彩。

多 么 幸 运 ，《北 国 风
光》拥有一大批喜欢文学、
坚 守 精 神 家 园 的 读 者 朋
友。感谢你们，为作家们
的文字而欣喜而感动，感
谢你们为《北国风光》留下
对话、共鸣的期待。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
脉同国脉相连。”习近平总
书记对作家艺术家们提出
殷切期望：“推出更多反映
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
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
情操的优秀作品，努力筑
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
的文艺高峰。”

新 的 一 年 ，《北 国 风
光》和读者们一同期待，期
待 着 这 些 优 秀 作 品 的 出
现，期待着巅峰之端的绚
烂霞光。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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